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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家人的迁徙史看赣南客家山歌的演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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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部客家人由北至南的迁徙史，推动了中原文化由北向南的传播与发展，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客家山歌艺术。如同中原

母语、沿途方言及本地土语杂交融合形成的客家山歌语言一样，客家山歌的音调亦是中原音韵与沿途各地音乐元素结合本

地土音变异的结果。在客家人历次大迁徙中，以兴国山歌为代表的赣南客家山歌，一方面顽强地坚守和传承中原祖居地古

乐音韵的遗风，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与沿途客居地文化的碰撞、浸淫与融合，衍生新的文化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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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地处赣江源头，是江西与闽西、粤东、粤北、湘南的连接地，也是客家人历次大规模由北向南迁徙，

沿赣江逆流而上的首站。大批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在古赣州城北的三江合流处（今赣州市北门外的龟角

尾），分两路沿西边的章江与东边的贡江继续前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落户在赣州城外章江、贡江沿岸的

山脚村落，另外一些人则南迁至闽西、粤东、粤北各地的山区（也有少量流落到湘南一带），形成赣粤闽客家

人聚居的三角地带。以赣州市为中心，周边县市按照章江、贡江水系流域，分为河东、河西两大片。赣南客

家山歌就是在章江贡水萦绕的山乡大地上开出的艳丽花朵。

1 赣南客家山歌语言的形成与演化

赣南山区，山多林密，居住在这里的客家人，大部分劳动生活与山林有关。虽说劳作艰辛，但在繁重的

劳动之余，客家山歌成为陪伴客家人度过艰难生活的精神食量，成为客家人生活、生命的一部分。正如赣

南民歌集成中所述“唱戏一半假，山歌句句真”，客家山歌的歌词内容反映了客家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口

头民间文学的精品。

1.1 语言的原发性因素

“语言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绝不是一个人或一代人所为”［1］。客家人是外来移

民，是北方汉人南迁移民的一支，是在漫长岁月里筚路蓝缕，颠沛流离，历尽艰辛，不断融合沿途原住居民

而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拥有1亿多人的大民系。对于一个擅长于迁徙的族群，由于其迁移的途径、与土著

的关系以及移居地的环境条件不同，会对当地方言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甚至演化派生出新的方言。由于

“客家是带着文化迁徙的族群。为了加强文化认同，增强族群的凝聚力，只有通过移植原乡文化”［2］。客家

方言中大量由先民从北方带来的汉语古韵字，如：食（吃），着（穿），朝（早晨），昼（白天），索（绳子），乌（黑）

归（回），以及客家官话很接近中州的河南话等，均说明客家语言的中原母语性。关于“兴国山歌是从古代

汉乐府曲牌衍生演化过来的”说法，以及“兴国山歌中的客家方言音韵与中原古汉语、古诗歌的音韵有着某

些惊人的相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的论述，证明了客家人的根在汉族。

1.2 语言的流变性因素

汉语言作为汉民族的一个构成因素，与汉民族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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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地理条件下随着社会发展、民族融和与迁徙等过程，逐渐分化、整合，于是，先后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地方

方言。客家方言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移民方言之一。中原汉人的五次迁徙一方面带来了古老的中原文

化，造成了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又使不同地域的文化发生交流，产生新的文化。随着世事沧桑，年代久远

和长期流变，汉语中的不少字词已不同程度地游离了汉字原来的音调和意思。如爷（ya父），爹（dia祖父），

聊（玩），歇（睡），叫（哭）等。另外，大批汉民在与畲、瑶等当地的土著居民发生血缘、经济文化上的交融中，

也相继出现了很多无汉字或无确切汉字书写的字词。如：nai（我），ji几，（他）eng，唔（不），qi（站），bu（蹲），

ba（给），ge（的）等等。

1.3 语言的本土性因素

在赣南辖区内的十八个县市区中，除赣州市、信丰县外，其余地方的方言均统称为客家话。然而，即使

同为客家话，各县方言也不同。例：河西片的南康、大余、上犹、崇义县方言相对接近，语言中强调韵尾。

如：他们在鼻化音中多为前鼻音“n”，发音部位基本在口腔的前半部分。如：把“吃饭”念作“sei fan”，把“干

什么”念作“zuo ma gei”，由于发音部位靠前，其声音共鸣基本产生在口腔的硬腭部分，声音扁平。而在龙南

方言中的鼻化音多有后鼻音“ng”，如把“吃饭”念作“si fang”把“干什么”念作“wu xin gaing”，口腔相对开的

大些，发音部位注重口腔的前后整体运用，声音建立在口腔软硬腭兼有的整体共鸣上，声音较为圆竖。而

安远县方言中大量的后鼻音不归韵的语言习惯，则明显地保留了陕西、甘肃一带的语调特点。另据曾姓族

谱记载，如今居住在兴国县梅窖镇三僚村的曾氏客家人，是与西汉末年自山东南迁至江西吉安市西南的曾

氏客家同一支脉。虽然他们同属一个氏族，但由于客居地不同，即使是同为曾氏客家族人，却说着不同的

方言。而造成语音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来自语言内部的原发性音变，是同质结构内的音韵变

迁；一种是由语言接触引发的音变，较多地表现为异质结构在同源系统内的叠加”［4］。这两种变化在客家

方言中尤为突出，客家人语言的变化一是来自客家人从中原祖居地带来的母语因素，即原发性因素；二是

经过不同时期和不同年代移民迁徙，与沿途经过的不同地域方言的接触影响，即流动性因素；三是与当地

土著居民交流中所受的土语影响因素，即本土性因素。因而得出如下推理，即客家语系的形成包含了3个

方面的重要因素：1 中原母语；2 沿途各地方言；3 本地土语。“社会的分裂和人民的大规模迁徙造成了方

言的分化。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制约着方言发展的方向和内容”［5］。尽管客家人这个来自北方的移民族群

一直处于大规模的动荡迁徙和开发中，但他们骨子里世代遵循的“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崇正”精

神，使他们一方面顽强地沿用中原乡音，依赖与弘扬原乡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可逆转地在与当地土族

的语言接触中，逐渐地适应、同化和变异，这种变异的结果就是创造了既不同于南方吴侬语系，也不属北方

话语系的独特的客家话语系。因为，“对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来说，语言传承既是这个人类群体形成的基本

条件，也是这个群体的标志”。［1］而赣南客家方言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赣南客家山歌的语言基础。

2 赣南客家山歌音调的形成与演化

客家山歌是与客家先民紧密相随的生活伴侣。以兴国山歌为代表的客家语调山歌，不仅传承了古代

汉乐府曲牌衍生演化的音韵遗风，也保留了中原一带山歌声调高亢、嘹亮、节奏自由的特点，并在由北向南

的长途迁徙中，融进了不同地域的音调因素，从而形成具有浓郁嫁接变异和杂交色彩的客家山歌音乐。

2.1 音调元素的原乡性影响

谱例1 甘肃“花儿”《下四川》［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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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2 河南灵宝山歌《姐儿歌》［6］

谱例3 南康山歌《吹开蒙雾看娇莲》［7］

从甘肃“花儿”《下四川》，河南灵宝山歌《姐儿歌》谱例中不难发现，在赣南客家山歌《吹开蒙雾看娇莲》

的曲调中，既有甘肃“花儿”《下四川》的旋律四度上行 2 - 56 - 2 特征，也有河南灵宝山歌《姐儿歌》的 1̇ - 6 ,
6 - 1̇ 1̇ - 6 - 5 旋律四度音程间的级进式音型特点。历经长途迁徙的客家人将黄河流域以徵（5）羽（6）商

（2）三音为骨干音的徵调式五声音阶、级进为主的山歌音乐特征，巧妙地应用在《吹开蒙雾看娇莲》的音乐

旋律中。高亢、辽广的甘肃“花儿”与婉转曲回的灵宝山歌曲调元素，就这样由中原辗转南迁的客家人传承

和保持下来，并形成具有多重音乐元素杂交特点的赣南客家山歌《吹开蒙雾看娇莲》。

另外，在兴国山歌《打只山歌过横排》的音乐与陕北民歌《赶牲灵》的音乐比对中，我们也能看到许多相

似之处：1 调式相同，都是徵调；2 音乐结构与节奏音型较为相似；3 旋律中均有小七度大跳与滑音的运

用等。“如果说兴国的客家是从中原一带南迁的氏族，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巫觋也一道南下”，在兴国，“唐

时起，宋时兴，唐宋跳觋到至今”（跳觋，客家语念 san）的“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文艺形式”［8］，一直流传下

来。它是当有人生病或是小孩受惊吓客家人用来驱鬼安魂、消灾化难的有歌、有舞、有乐和有表演程式的

民间艺术形式，其音乐中常用的徵（5）、商（2）调式和5 6 1 2的骨干音特点，均与中原一带黄河流域的音乐

有相似之处。作为一种早期的中原民间艺术形式——跳觋，客家人将它在兴国一带复原或移植，并且流传

至今，体现了客家人在精神文化重建中对原乡文化的坚守。

2.2 音调元素的流变性影响

明末清初，清政府颁布“迁海令”，封锁了沿海地区，通令沿海居民向内地挤压（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

四川”），人口与土地的再分配形成尖锐的矛盾，于是一部分客民只好携家出走，另谋出路。他们中的一部

分人又回迁赣南，从赣南各县市姓氏源流资料来看，回迁姓氏在河西片的有些县竟占到百分之六、七十。

因而，这些回迁的客民毋庸置疑地带来了南方少数民族百越文化，成了赣闽粤客家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百

越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如：谱例4 福建罗元畲族山歌《探娘歌》［6］

谱例5 崇义山歌《该只老妹蛮难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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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山歌《该只老妹蛮难寻》就是与福建畲族山歌《探娘歌》相近的一首赣南客家山歌，至今仍有部分

蓝姓、雷姓的畲族人居住在崇义、兴国一带，虽然他们在与赣南客家人长期的生产生活劳动中已经汉化，但

其山歌的音调特点仍在客家山歌中留存。

2.3 音调元素的本土性影响

客家人在赣闽粤一带的生存发展史，既是一部中原汉人与畲瑶等当地土著居民发生血缘、经济、文化

交融形成客家民系的融合发展史，也是一部诗经遗风与畲瑶土韵融合、变异，形成具有“天籁之音”美称的

客家山歌的融合发展史。如今居住在全南县一带为数不多的瑶族人群，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服饰和生

活习惯。其音调中以do、mi、sol为骨干音的宫调式山歌是汉族山歌中少有的，而赣南客家山歌中的上犹山

歌《久哩唔曾到该坑》，则明显的有着全南瑶族山歌《头上挂满珍珠宝》的音调。

3 兴国山歌的文化嬗变

明清以后，闽粤一带客家人回迁所带来的有闽粤文化元素的觋歌，使兴国山歌在多次的客家人迁徙中

不断发生变化。如果说当年觋歌的普及影响带动了文化它者的发展，同样，流传在兴国一千多年的兴国山

歌也给觋歌注入了清新的活力。从文字内容上看，觋歌大部分是以叙事为主，有简单的比兴和夸张手法。

与觋歌相比，“兴国山歌则擅长比兴、夸张、对比、拟人、谐音、反衬、重叠等等，简直无所不用其极”［8］。

从音乐形式上看，由于“山歌是山野之歌，色调明快，高亢昂扬，什么都能唱，感觉上比较“放”；而觋歌

是在室内家庭演唱，色调凝重，深沉浑厚，内容庄重神圣，显得原始”［8］。以兴国山歌《生当老妹蛮难嘲》与觋

歌《装身》为例可以看出，在音乐调式上二者都采用五声羽、徵调式（6 1 2 3 5 6或5 6 1 2 3 5）；在节拍的组合

上都是2/4 3/4 5/8拍子组成，音型、节奏型上有前十六音符与后十六音符结合交叉进行的特点，开头伴奏都

是采用小锣敲击，音符都采用了颤音、下滑音的表现手法。在音区表现上，兴国山歌旋律多在中、高音区进

行，觋歌的旋律进行则多在中、低音区进行，为了显示其庄重、完整的特点，旋律进行时的速度往往较平和，

常常伴有和声、帮腔。用兴国方言演唱的觋歌和兴国山歌，在长期的融合借鉴中互为渗透，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并且衍生出“兴国山歌剧”这一新的艺术样式。

“异域文化之水流过，不是简单地淌走，而是就地渗下去，与当地文化相互浸淫、融合。”［8］兴国山歌与觋

歌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和衍生是其自身发展的手段，以地名命名的兴国山歌的文化嬗变和觋歌在兴国的

重构，充分说明了万物皆流皆变，没有什么保存完好的原生态或原形态客家山歌，正如我们只能从少数字

词中得以论证客家话是汉语言发展变异的结果一样，客家山歌的音乐也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因自然与

人为的变迁、文化形态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所带来的“尴尬”。

4 结论

一部客家人由北至南的迁徙史，既推动了中原文化由北向南的传播与发展，也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赣南

客家山歌艺术。赣南客家山歌的形成，包含了3个方面的重要因素：1 中原母语与音乐元素；2 沿途各地

方言与音乐元素；3 本地土语与音乐元素。赣南客家山歌特有的文化功能，不仅保存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

忆，陪伴着长期生活在山野乡间的客家人生产生活、繁衍生息，而且在“情感沟通、文化传递和族群认同等

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9］。对于弘扬和研究优秀传统音乐文化，推进民族民间音乐创作与发展提供了极

其珍贵的史料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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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Hakka Folk Songs’Development in Southern Area of Jiangx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kka Migration History

Tang Yuqin1，Yang Ting1，Zhou Lintian2

（1. School of Arts，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2. Nanchang Culture and Arts Center，Nanchang

330008，China）

Abstract：The migration history of Hakka not only led to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culture

from the northern to southern area of China，but also formed the art of Hakka folk songs with distinctive charac-

teristics and glamour. Similar to the language in the Hakka folk which was mixed by the native language of cen-

tral plains，the dialects of various places and the local patois in Hakka areas，the tonality of Hakka folk was the

fusion of the rhyme in central plains，the musical elements from other areas and the variation of local accents.

During the previous great migration，the Hakka folk songs represented by those in Xinguo county，on one hand

inherited from and stuck to the classical heritage of ancient phonology in ancestral land，and on the other hand

inevitably experienced the collision，permea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culture of guest areas and then derived

new cultural variation.

Key words：Hakka；migration history；Hakka folk songs in southern area of Jiangxi；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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